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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朱子語類》全卷譯注的刊行項目

正在進行之中。成形的成果雖尚不算多，而推

進該專案的核心之一《朱子語類》的譯注刊行

活動則已開始三年。此次報告圍繞《朱子語

類》譯注刊行會成立經緯等情況，對該譯注刊

行會的活動加以介紹。 

毋庸贅述，朱熹是理學之集大成者，是一

位在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世界中具有極大影響

力的思想家。因此，東亞的任何一個地區，朱

子學研究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其成果亦不少。 

日本常被稱為翻譯大國，形成近現代社會

基礎的歐美學術（此處指人文學科）的基本文

獻，從古典古代的原著至現代的最新研究，公

開刊行的日譯版本一應俱全，也就是說，近代

以來傳入日本的歐美學術，縱使是不識原著語

言（德語、法語、希臘語、拉丁語等等）的普

通讀書人，也可以單憑日語來閱讀相當廣泛範

圍的著作，而根據這些知識，人們僅憑日語就

能夠思考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思考解決這些

問題的方法以及如何成為一個理想的人。 

相對於此，長期以來對於日本文化的形成

發揮了巨大作用的中國典籍的日文版，在目前

的流通情況又是怎樣的呢？就經書、先秦諸

子、部分歷史書籍以及文學作品等古典（以上

述為中心的典籍）書籍而言，它們的日文版相

對來講確實可以說是流通廣泛、易於購買的，

然而，這類古典書籍，在探討日本傳統文化的

形成上雖確有必要，但很難講它對現代日本社

會有著直接而緊密的影響。換句話說，如果我

們想憑藉日語而非原著語言來透視當下我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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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場」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做到能夠

用日語簡單地讀懂以對從近代延續至當代社會

的存在方式都給予了影響的朱子學為代表的中

國近世思想文獻。然而，現實並非如此。 

當今，朱子學文獻的現代日語版絕少僅無

的最大原因之一，大概應歸結於中國典籍在日

本的容受方式，即通過訓讀容受於日本這一方

式。《朱子語類》亦有附加訓點的和刻本。用

訓讀來解讀中國典籍的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明

治以後，也就沒有形成用現代日語翻譯來解讀

的氛圍。這或許是因為具有一定程度以上的學

歷及修養的人能夠獨立通過訓讀方式來解讀漢

語典籍之故。 

然而，二戰之後情況卻有所不同。如果不

接受專業的教育和訓練，即便擁有很高的教育

程度，也已難以獨立閱讀中國的古典名著。但

縱然情形已然至此，仍未見有多少以現代日語

版為普通讀者提供中國近世思想文獻的舉措。

令人遺憾而又理所當然的是，照此下去，除專

業人士以外，幾乎就沒有人能對以朱子學為中

心的中國近世思想具備正確的知識或見解了。 

如前所述，朱子學的重要性在日本也廣為

認知，對該領域的研究由來已久，成果亦不

菲。然而儘管如此，用現代日語的譯注集結朱

熹本人的著作或《朱子語類》等朱子學基本文

獻的操作卻不是十分充分，因此，朱子學是近

世社會中具有影響力的思想這一點，作為「教

科書知識」廣為人所知，而具體到朱熹的著

作、語錄（語類）的內容本身時，則除了專家

之外，就很難談得上有正確理解了。因此，現

狀就是，人們對於朱子學在考察包括現在的日

本在內的東亞地區時的不可或缺性有著一定程

度的認知，有時甚至還會涉及到其對近現代社

會的影響（主要是負面的）等，但是除專家之

外的絕大多數人對朱子學的印象，大都停留在

「封建時代的體制教學」這一人云亦云、模糊

不清的概念之上。 

為打破朱子學基本文獻現代語翻譯的這一

現狀，溝口雄三教授組織了宋明研究會，爭取

將來能將《朱子語類》全文譯注。之所以選擇

《朱子語類》，是因為此書含有很多當時的口

語表達，讀解非常不易。 

宋明研究會成立於一九八七年，當時承蒙

汲古書院的好意，《朱子語類》的譯注得以在

《汲古》雜誌上連載，借此機會，溝口教授組

織了此研究會。於是研究會開始展開活動，定

期開辦由當時的年輕學者們輪流擔任的「輪讀

會」，然後將其成果發表在《汲古》雜誌上。

研究會的參加者，大多是首都圈大學裡的研究

者、大學院生（研究生），研究會的活動一直

沒有中斷，延續至今。 

譯注初次發表是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發行

的《汲古》第十二號上。從卷十九〈語孟綱領

篇〉（刊登完畢）開始連載，而後是卷二十

〈學而篇上〉（暫停，自七月恢復輪讀會），

卷九十三〈孔孟周程張子〉（刊登完畢），卷

九十四〈周子之書〉（連載中），至今年六月

刊行的第五十七號一直在連載，沒有間斷過。 

卷一～卷二〈理氣〉的連載結束後，汲古

書院把這兩卷與新譯的卷三〈鬼神〉加在一起

作為全譯注的第一冊出版。之後，又確定了將

卷四～卷十三分為數冊作為全譯注的第一期刊

物出版的事宜，由此，出版全譯注的具體方案

逐漸成形，設立《朱子語類》譯注刊行會的路

線方針也逐步明確起來。 

《《朱子語類》譯注：卷一～三》於二○

○七年七月由汲古書院出版。不過，考慮到宋

明研究會中譯注擔任者的絕對數量之不足等諸

般情況，很顯然，僅靠這樣一個小團隊，即使

一直持續下去也很難完成刊行《朱子語類》全

譯注這一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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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全國除此之外還各自獨立存在

著其他解讀《朱子語類》的團體，比如京都大

學興膳宏教授為首的研究小組譯注的卷十～卷

十一〈讀書法〉、卷一百三十九～卷一百四十

〈論文〉，東北大學朱子語類研究會譯注的卷

一百二十九～卷一百三十二〈本朝人物篇三～

六〉（全部完成）等，這些都是全條譯注的優

秀成果。 

在這種各自獨立的研究小組分別進行研究

的情況下，可以預料到各個小組繼續其研究活

動原本就很困難，而且，即使各個小組能夠將

其研究活動持續下去，也會出現因各自擔任的

部分有重複而造成資源浪費這一可能性。 

於是，溝口教授為了使《朱子語類》全譯

注的刊行能真正付諸實施而不被中斷，他設想

將各個從事此項活動的獨立的團體集合起來，

成立一個《朱子語類》譯注刊行會，以之為核

心來開拓新的譯注團體、分擔者。而且，趁

《《朱子語類》譯注：卷一～三》刊行之機，

溝口教授向全國主要的中國近世思想研究者發出

號召，尋求多方的參加與合作，得到了眾多研究

者的贊同。在這種狀況下，二○○七年八月，第

一次譯注刊行會委員會得以在東京大學召開，

《朱子語類》譯注刊行會則在此正式登場。 

在第一次委員會上做出了下列決定：第一

期工作要將卷四～卷十三分為數冊出版，此工

作由京都大學與宋明研究會這兩個團隊來分

擔。另外，佐藤煉太郎教授提議，為完成此全

譯注刊行之事業，應該向全國範圍內有中國近

世思想專業方向的大學廣泛呼籲合作。於是，

委員會向各大學發布了合作邀請，結果，從東

北大、築波大、二松學舍大、上智大、大阪

大、大阪市大、廣島大等大學都得到了希望能

分擔一部分的大致答覆。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近世思想研究者都確

實地參與到此項工作中來，同年十月，在名古

屋大學召開了第一次譯注刊行會協議會。之所

以不叫委員會而叫做協議會，是因為除了委員

之外，溝口教授還要求實際分擔工作的年輕的

研究者們也來參加。會上，溝口教授以〈為什

麼現在要讀《朱子語類》〉為題，向全體參會

者傾訴了他對此項工作的滿腔熱情。在此會議

上，正式確定了《朱子語類》各卷的擔當者，

並且參會者們一起確認了譯注工作的要領，至

此各個團隊的譯注工作已經做好了充足的準

備。 

至於譯注工作的要領，在具體的形式細節

方面一概交由各個研究團體負責，刊行會並不

作統一要求。這是因為對於這樣一系列大部頭

的書籍，需要大量的人力長期地工作，因此在

技術上很難做到能事先徹底地統一細節形式，

或者由少數監修者來統一整體的形式。而且，

比起形式等細節方面，刊行會優先考慮的是儘

早完成全譯注的工作。不過，為了在一定程度

上保證譯注的品質，刊行會原則上規定首先要

在紀要、雜誌等刊物上發表，經過其他研究者

的檢查之後，才能作為書籍刊行。 

如上所述，《朱子語類》譯注刊行會並不

是一個指揮各個分擔者的強硬的組織，而是為

了使以完成《朱子語類》全譯注為共同目標的

各研究者∕團隊之間的相互是聯絡與調整能更

加順利進行的一個疏鬆的網路。 

二○○九年六月，《《朱子語類》譯注：

卷十～十一》出版，這是全系列的第二冊。從

二○○九年度末起，若干團隊已經開始在紀要

等刊物上登載譯注。其中刊行會事務局所掌握

的部分，將由筆者在會議當天向各位報告。 

隨時歡迎各位學者專家加入我們的《朱子

語類》全譯注刊行項目。若值此機會能得到貴

方大力協作，將不勝榮幸。 




